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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召集人的心底話

學民思潮召集人

對不少人來說，提起黃之鋒便會聯想起學民思潮，時間久

了我對類似情況也見怪不怪。一直以來，即使接受媒體訪問，

也甚少講述自己擔任召集人的心路歷程，坊間對這個崗位的印

象，來來去去也是「見記者、上電視、做訪問」，但印象和現

實還是有點距離，其實擔任召集人從來也不是那麼一回事。

還記得組織成立初期，當學民思潮只得十多人的時候，大

伙兒認為主席和會長這些傳統組織所用的頭銜過於老土，因此

便提議以「召集人」為組織領導，在籌劃的過程中有數名成員

推舉我作召集人，機緣巧合下便負起這個重任，才發現需要兼

顧的東西實在超出自己的意料之外。

有句話我常掛在口邊：「投身社會運動看重的不只是對政

治的認識，更重要的是心理質素。」我想你在看畢這篇文章

後，便會明白為何我有這樣的想法。

黃之鋒

作為召集人，黃之鋒想講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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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常的學生生活

身旁的同學不時都會問起我在學民思潮的動向，大概是他

們覺得我與眾不同？但每次我都是輕描淡寫地敷衍數句，然後

便把話題轉掉，那些同學可能也不大明白，為何我不大願意在

學校談太多學民思潮的事，或是黃之鋒在學校裏跟他們其實也

沒什麼不同，只是個平凡學生，繼續努力趕功課，為數之不盡

的Test和Quiz煩惱，累的時候便在堂上「釣魚」……

每天傍晚踏出校門，按下手機熒幕的WhatsApp圖示，收

到信息的數量便能斷定當天的工作量。收到四個信息以下便謝

天謝地，回家可以輕鬆一下，若有五至八個信息的話大概也

要花個多小時處理工作，萬一收到八個信息以上兼附上數個

Missed Call，不用說也知道當天必有大事發生，記者和電台訪

問隨即蜂擁而至，教人喘不過氣。

乘車回家的時候，身旁的同學在「轉珠」，我則埋頭苦

幹，拿着手機和iPad，一邊在facebook瀏覽當天熱門新聞，另

一邊則用短信電郵回覆不同機構的邀請，與秘書處跟進各項行

政工作，追收設計組的文宣稿件和擬訂各大小會議，如當天有

鏡頭前的召集人是這樣的



27什麼突發新聞，還要立即跟發言人就該議題共識出一個說法，

再找人撰寫聲明，然後發送到各傳媒機構。回家後，便到學民

思潮的facebook私密群組，跟全體成員解釋運動最新路向，接

着便用facebook Page發布消息，吸引網民關注議題動向，然

後才抽空跟家人吃晚飯。

facebook和WhatsApp對於很多人而言是用來娛樂和消閒

的，但作為以網絡起家的民間團體，學民思潮把科技與網絡用

得淋漓盡致，在以上兩個媒介加起來就有超過二十個Groups，

數字聽起來還是滿嚇人的，除了睡覺、學業和家庭生活外，基

本上我這兩年的生活都被學民思潮佔據。說到這裏，大家也應

該明白為何我在學校裏不大想談學民思潮，甚至跟家人吃晚飯

時，電視播着相關新聞，我也會自行關掉電視，因為回房間使

用電腦和手機時，整個facebook版面也充斥着新聞與政治，難

得跟家人共聚，留點空間給自己也不為過。

遊走於濁水和鬥獸場之間

自反國教運動取得成果，群眾以汗水和吶喊迫使梁振英承

諾任期內不再推行國教科，公民廣場的片段已刻在香港人的心

裏，社會對學民思潮的期望也提高了，我們對自己的要求也提

高了，不能再說自己是毫無經驗的一群年輕人了。組織也成了

左派的重點打擊對象，去年年底便被直屬國務院的社科院在藍

皮書點名批評，對心力的挑戰真不是用筆墨能夠形容的。

在參加反國教運動以後，親身感受到政圈和媒體之間的爾

虞我詐，先不說文匯大公在運動高峰每天都以語言暴力打擊學

民思潮，意圖抹黑我的家人。即使是民主路上的伙伴，也總會

有人存着自己的Hidden Agenda，在勾心鬥角的鬥獸場要站得

穩，絕不是想像中那麼容易。反國教運動前期感受到政黨政團

除了家庭生活，黃之鋒其餘時間幾乎被學民思潮佔據



29對議題的態度真的不敢恭維，投身政改運動之後，私下了解到

他們的底線也教人汗顏，可能這就是人性的體現，也是不能改

變的事實。

伴隨名氣而來的便是中方的統戰工作，不論是中央政策

組、政制及內地事務局還是疑似地下共產黨黨員都曾邀約我私

下見面，這些來自四面八方的「友好人士」想跟學民思潮拉關

係。跟這些中央高層見面，難免會幻想自己處於權力核心，也

會匪夷所思地認為自己可以從他們身上「收風」，而聽說跟他

們共膳的伙食也不差，但事實上人家行走江湖數十年，早在你

「收料」前把你的底子摸得一清二楚。畢竟「一子錯滿盤皆落

索」，每當收到這些奇人的邀請，我還是警惕自己誠如初衷，

當年怎樣拒絕吳克儉的密室會談，便怎樣拒絕他們，在會議跟

成員討論之後，便一致共識把這些人物拒於三尺之外。

至於大家關心的「西環」問題，其實至今從未有中聯辦的

朋友接觸過我，如他們找我見面的話，在回覆他們的邀請前，

我大概已經把整件事公告天下，在記者會炮轟他們違反一國兩

制。作為召集人，判斷有誤或不慎受名利誘惑，便足以斷送整

個組織一直儲下來的聲望，每刻都不容有失。

鏡頭以外的煩惱

煩惱的不只是黨派角力如濁水般讓人吃不消，更要處理組

織內的「地區情況」，說到地區別以為是那些區議員修橋補

路，或是成功爭取紅綠燈延長兩秒的瑣碎事宜。其實除了經常

在媒體曝光的數名發言人和數十名成員外，學民思潮的義工也

超過四百人，主要負責地區街站的動員工作。由於人數眾多，

我們便把組織分為四大區：港島、九龍、新界東和新界西，各

區都有成員擔任地區聯絡人，讓成員開會時能夠了解各區最新

消息。

然而，由於義工人數眾多，正所謂「人多就咩人都有」，

不時也會出現一些比較「有趣」的情況：例如說有義工對選舉

制度不了解，在街站被維園阿伯問得啞口無言，產生自卑感，

質疑自己沒有資格參與社運；平時沉默寡言的義工感覺被身邊

的戰友忽略，嚷着對整個組織很失望，地區聯絡人便充當社工

輔導；有男生加入不足一個月就在組織認識女朋友（溝女），

結果數天後鬧翻便在組織「潛水」；曾有家長不知從哪兒找到

我的電話號碼，致電向我投訴，表示自己的兒子在加入前並沒

有取得他的批准，要求我取消他的會籍云云。



31這些例子，在一般的組織和機構並不常見，至少「怪獸家

長搵上門」這種特殊事件絕對不會在香港其他民間團體出現。

說實話，跟一個四百多人的組織共同進退實在不容易，而我偏

偏不大擅長處理人際關係。雖然作為召集人，成員事無大小都

找我調停和處理，但其實最後還是一眾地區聯絡人花盡心神和

時間，讓學民思潮的團隊變得更加團結和穩固。

其實正因為我們仍是未成年的學生—這個與眾不同的身

分才會出現上述哭笑不得的情況，有時硬着頭皮處理也會讓人

心力交瘁。但這身分同時讓我們保留童真和稚氣，至少這群學

民思潮的學生，在踏入社會職場打滾前，即使處事如何不成

熟，但還是來得比大人純真，也讓我珍惜這個機會，享受跟伙

伴們一起作戰的美好時光。

能力愈大　責任愈大　代價愈大　成果愈大

常有人問我這兩年來累不累，我會答：「非常累，但值

得。」

跳出教育制度的框框，尋找自己在社會中的身分，比隨波

逐流地跟着人群好得多。作為學生，過往我們實在被大人賦予

過多的價值觀和人生觀，彷彿一定要跟着主流走才是標準正確

無誤，讀好書、上大學、搵工、賺錢、結婚、上樓、生仔，彷

彿人生沒有什麼較錢和成就更重要的了。

還記得蜘蛛俠的名言：「能力愈大，責任愈大」，正所謂

「天下沒有免費的午餐」，做任何事情都有犧牲。犧牲的不是

很膚淺的那些：同學們考完試去看電影，我便去擺街站；同學

們暑假到海灘玩樂，我便留在冷氣房開會討論公民抗命……亦

不單是作息時間和與朋友的關係，面對家庭、學業、師長、朋

不大擅長處理人際關係卻當上了召集人



33友，四方八面的壓力湧過來，我也是一個人。在街頭如何能言

善辯，在論壇如何以唇槍舌劍跟建制派角力，外表如何堅強，

骨子裏我也只是一個中學生，回到家裏，作為一個普通孩子，

我也會有偷偷落淚和軟弱的時候。

但容許我在蜘蛛俠名言後加上八個字：「代價愈大，成果愈

大」，每當我萌生放棄念頭的時候，我便會以這句話勉勵自己堅

持下去，嘗試讓自己回憶起反國教的點滴。實不相瞞，二○一二

年五月的反國教遊行只得三百人，如果我在那個時候選擇放棄，

大概不會看到兩個月後，九萬人走上街頭和十二萬人包圍政府總

部的畫面，見證公民在體制以外（街頭）所擁有的創造性；無法

見證那一場波瀾壯闊的社會運動改寫學生運動的奇蹟誕生。

部分泛民政圈中人把學民思潮提出的「全民提名，全民普

選」置諸腦後，私下對我們冷嘲熱諷，但我相信，即使是一百

分耕耘，一分收穫，今天付出的代價，為的就是等待成果的來

臨。反國教如是，投身政改運動，也是如此。

我不會期望十二萬人的公民廣場再次出現，因為我期盼的

是另一個奇蹟的誕生，在十二萬人的頂峰，再創高峰。今天的

堅持，就是為了一年以後戰勝歸來。

我還年輕

雖然參加學民思潮的運動有千萬的代價，但我在那裏學到

的，是補多少習、看多少書、上多少堂、付多少錢也拿不到的

寶貴經驗，我由衷地覺得我在做的事很有意義和價值。至少，

我天真地相信，我的生命很精彩。

學民思潮從不侈望改變社會，而改變的責任也不應歸到一

群學生的頭上。我們只是把年輕人對社會的期盼，傳達到社會

能力愈大，責任愈大，代價愈大，成果愈大



35權貴和成年人的耳中。

有人問：「學民思潮的一代，長大以後會怎樣？」

可能人大了，擔憂的事情也會多了，也要很現實地「搵

食」，可能人會變，價值觀也會不同，我也不能擔保，十年後

我是否還站在社運前線。

但作為年輕人，我只好趁着衰敗的日子尚未來到，繼續做

我認為對的事。因為今天的我，尚不世故，也不現實，我仍有

理想。

感謝爸爸媽媽無私的愛，學民思潮團隊上下對我的忍耐和

包容。

誠如初衷，我會無畏無懼地，繼續在這條路上走下去。

寫於反國教一年後的二○一三年八月三日凌晨二時



37五區十站

學民思潮成員、《破折號》總編輯

在反國教的抗爭過程中，學民思潮曾經進行過「五區十

站」，即在香港五個地區擺設共十個街站，我對那次行動的印

象非常深刻。當時反國教行動已經到了關鍵時刻。而「五區十

站」就是為了爭取僅餘的時間，讓更多市民了解我們的想法，

明白政府所推出的國民教育有何問題。

「五區十站」幾乎是學民思潮總動員，連續五日在不同地

點擺設街站。炎炎夏日，連續五日在街頭嗌咪數小時，對聲帶

是一種折磨。看見支持我們的市民固然開心，得到他們的激勵

固然倍受鼓舞……遇見與我們意見不同的，被惡言相向、指罵

已屬等閒，甚至還遇過有些人當面撕掉傳單，丟向我們。

但我在「五區十站」中印象最深刻的是漠不關心的家長。

當初國民教育科的執行已是勢在必行，眼見小學生即將面臨洗

腦教育，要學「望着國旗感動流淚」，老師要對學生進行「情

劉雪盈

街站時常遇上冷漠市民



39感評估」，確實非常擔心。然而在街站嗌咪時，偶爾看見一些

家長拉着他們的孩子快步走過，我的苦澀彷似從心裏傳到咪高

峰中。也曾多次忍不住，對着那些家長說：「希望各位家長明

白，若你們不聞不問，受害的將會是你們的子女。」語氣之強

硬，事後想來也吃驚。

街站，就是為了讓論述落地，讓市民了解。我們的聲線並

不美妙，也知道重複的論點令人厭煩，但真的希望自己的聲音

能鑽進大家的耳朵裏。我們別無他法，我們熱愛這片土地，仍

然希望捍衛這片土地的自由，只好長期作戰，不斷街站。若下

次你在街頭看見我們，接過我們的傳單、耹聽一下內容，甚至

一個點頭、一個微笑、一句加油，對我們而言都是莫大的鼓

勵。



41學民文宣設計

學民思潮發言人、文宣組負責人、《破折號》編輯

關於學民思潮的文宣工作，其實不知道從哪兒談起，因為

它並不是由一套完整的理念出發，而是在這一兩年間邊實踐邊

累積起來的想法。容我從自身的眼晴出發，講講在我留意社會

運動的幾年間，於觀察中總結出的政治美學。

八十後反高鐵運動，從網絡文宣到街頭苦行，莫不讓香港

人（包括我）對政治與抗爭有了新的感知。一如陳景輝在其著

作所述，「八十後的審美轉向試圖超越『理性』和通常滲有悲

憤調子的『道德』，並尋找一種遠離主流的美學元素，作為重

新表述的語言。」而後來，依我觀察，政治美術轉向以漫畫式

的諷刺戲謔為主，更多的是「拿來主義」式的改圖。

一般市民沒有繪圖技術，改圖作為其宣泄工具並無不妥，

然而客觀結果是，前述的「感知」被直接的反應抹殺掉了。許

多這一類的改圖，都需要至少一個現成文本作為基礎，例如將

一套動漫作品的奸角換上官員的頭像，達到羞辱的效果，觀看

者亦會有即時的意會。這種「拿來」與「拼湊」其實往往不能

描述政治的複雜性，文本自身的厚度干擾了我們對現實世界的

理解，舉例一份文宣將抗爭者比喻為某部作品中的英雄，但在

故事中這位英雄其實有更紛雜的背景或黑暗面，這份文宣便很

可能被誤讀。又或，更多的情況是政治被約化成英雄與惡者的

對立。借來的圖像常常有失準確，甚至使我們談論政治的語言

變得貧乏，這也許是學民的文宣都是「第一手創作」的原因。

可是八十後式的審美轉向，也不完全是學民思潮的文宣策

略，如果社運的文宣只是為了尋求一種新的表述法式，它很可

能失卻了作為文宣的作用。我常常想像主流的語言與社運的語

言互不相通，而文宣創作就是那其中的翻譯。若文宣是要吸引

一個日常受「主流」擺佈之人進入政治化的語境，則需要保留

社運那種遠離平常、突破框框的魅力。與此同時，它的外貌或

多或少是屬於主流的。主流美學往往被批評為誇大或過簡，又

或是遠離事實和社會真貌，然而這個視覺市場，已為各種政治

力量所利用，除了公民社會嘗試從中開啟可能，連保守勢力也

開始習得當中技術，君不見最近製作精美、設計奪目的「反佔

中」單張嗎？

林朗彥



43學民思潮作為一個面向主流大眾、爭取學生支持的社會行

動組織，其文宣的任務是開拓一個政治化、激進化的觀看與感

知體驗，但同時我們很難尋得一套萬試萬靈的美學語言，平衡

這一扇門的方法，還需在不斷的創作中摸索和學習。


